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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年青時曾經參加天主教會，那時候我最敬重的牧者之一是【公教報】前總編輯夏

其龍神父，夏神父十分平易近人，當時百忙的他仍然願意花時間對我這個目不識丁的晚輩

循循善誘。很多年之後我有機會閱讀夏神父在今年四月出版的近作【認識天主教】，閲後

我對他更加敬重。 

在這本書中他提及一些敏感的話題，例如宗教改革，他指出：由十四至十六世紀，「

每次有人要求教會改革，教會便將他殺死，第一個英國人克里夫死了以後，主教開會決定

，要將他的骸骨由墳墓挖出來燒了，表示不可以讓他在世上存在；第二個捷克的改革提倡

者胡司，在隔了一個世紀後就在……康斯坦茨城的會議上亦被判處火刑；然後再隔一個世

紀，便輪到馬丁路德再提出改革，時為十六世紀‧情況已經不只是教會的問題，而是涉及

權力的爭奪，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夏神父並沒有掩藏這段令天主教會尷尬的歷史，一方面這段教會歷史的確令人難過，

但另一方面當中也有令人鼓舞的地方，經過了三個世紀要求改革的呼聲，最後宗教改革才

得以開花結果。那時候也許不少人已經感到灰心絕望，在政教合一底下，天主教會可以動

用武力去鎮壓任何反對的聲音，人們會感到任何抗議無非是以卵擊石，那麼何不尋求建立

一個和諧和穩定的教會，而不是撕裂族群？也許有人會說，若果否定了教皇的絕對權柄，

天主教會的影力就會被削弱，歐洲就會動蕩不安。 

筆者同意在宗教改革之後，歐洲的確經歷了分裂和動蕩的年代，例如好似是永無休止

的宗教戰爭，其中最慘烈的一次是發生在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期間的三十年戰爭，日耳

曼的人口因三十年戰爭而少了三分之一。古典研究專家邁克爾‧黎牙實比（Michael 

Legaspi）指出，新教改革之後，沒有單一的神學和文化權威能夠凝聚歐洲，聖經作為絕對

教義的基礎已經壽終正寢，但另一方面，學者開始以學術方法去研究聖經，日耳曼的大學

成為了歐洲的學術重鎮。其他學者則指出，由於思想的解放，過去幾百年歐洲在政治、經

濟、文化、科技各個範疇都突飛猛進。新教改革鼓勵了挑戰權威的精神，因而逐漸瓦解了

中世紀封建制度和削減了封建領主的力量，宗教改革更間接開導了現代的民主理念。 

夏神父又記述了教皇國衰落的歷史，從前教皇國的領土遠遠超過現在的梵蒂岡，它包

括了今天的羅馬。一八七零年普魯士向法國宣戰，拿破崙三世調走守衛羅馬城的軍隊去迎

戰普魯士，結果意大利王國的軍隊乘機佔領羅馬。夏神父用十分生動的手法去形容當時教

皇的反應：「教宗失去了王國，十分傷心，把自己困在梵蒂岡裡不出來，好像孩子被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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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躲在床下，用雞毛掃也掃不出來。其實，教宗不知道自己執到寶，在八世紀得到的教

皇領土現在比意大利人拿走了，其實應該要感謝他們，因為教會可以真正回復成一個沒有

領土的宗教團體。可是，教宗既有的領土沒有了，突然覺得很空虛，一大段時間不習慣，

情況就好像我一向戴眼鏡，突然可以不戴眼鏡，雖然看得很清楚，不過鼻樑上有點空虛，

不習慣。」 

這段描寫真是令人拍案叫絕！既得利益者以為失去了特權就是世界末日，那時候他們

並不明白「退一步就是海闊天空」、「危機也是契機」等道理。其實，天主教並沒有因為

失去土地而衰微，相反，她能夠在政教分離下邁向現代化。 

促進天主教會現代化的是一九六二至六五年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主導的梵蒂岡第二次

公教大會，梵二會議是天主教會自己內部的宗教改革，藉著梵二會議，天主教會打破了許

多千年不變的傳統，例如梵二之後彌剎用本地語言，而不是用拉丁文。夏神父說：「若望

二十三世開了一扇窗，讓新鮮空氣慢慢吹進來。」 瑪利諾修會會士傑姆‧克羅格（James 

Kroeger）認為梵二強調教會的「可改革性」，梵二開啟了天主教會「革新、復甦、轉化

、皈依、改變、成長的旅程」。 

這是一次遲來的改革，但遲到好過冇到。絕權力使人絕對腐敗，我不相信擁有絕對權

力的人可以在毫無監督下自我反省，我敢說，若沒有宗教改革，若教皇沒有失去羅馬，就

大有可能沒有梵二會議！ 

克里夫被處死和宗教改革相距約一百五十年，而宗教改革和梵二會議則隔了約四百五

十年，兩者加起來總共有六百年。在這個互聯網的時代，人們要求什麼事都要立竿見影，

但神是歷史的主，有耐心的人方能以一葉扁舟，衝過歷史長河的驚濤駭浪。 

2016.5.27 

 


